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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里，朱启辉在安哥拉从测量员变为总经理；12年里，哈克姆在中国公司从司机变为主管

看·成长

本报记者 蒋 菡

她说，疟疾没什么可怕的，越担心越不容
易好。

他说，一家三口在非洲挺好的，只要远方
的父母能健健康康的，就放心了。

他们说，在非洲最浪漫的就是彼此相伴。
今年6月,《工人日报》记者辗转中南部非

洲的赞比亚和刚果（金），采访中国有色集团
旗下的多家企业。这里讲述的，是几个普普通
通的中国有色人的故事。 正是这一个个普普
通通的“他”和“她”，共同绘就了该集团扎根
非洲20年的斑斓画卷。

三年之约

6月15日，本报记者在位于赞比亚铜带省
基特韦市的中国十五冶非洲建筑贸易公司见
到物资管理班的班组长李群时， 快人快语的
她笑着说：“每天都很忙， 一转眼一年半过去
了。 ”

2016年12月14日，晕机的李群一路呕吐着
来到万里之外的赞比亚。 她当时就决定，干到
退休再回去———还有3年，她就到55岁的退休
年龄了。

当初， 获知公司将派她来非洲工作的消
息后，李群考虑了一周。 对赞比亚这个遥远而
陌生的国度，她心里没底，但最后还是决定来。
“毕竟随着项目部也去过不少地方，适应力还
是比较强的。 ”

这种适应力，她带到了非洲。
李群在这里成了班组长，带着4个当地工

人一起管理仓库。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
题。 当地人说英语和土语，李群在手机上下了
个APP，学习常用的英文单词。平时工作中，她

会把中文、英文加上手势混合着用，时间长了，
跟当地工人之间也有了默契。

李群是个利索人， 干什么都希望又好又
快。而赞方工人干活得监督，否则就干得慢。工
作习惯和节奏不同， 彼此需要一个适应的过
程。 “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不会对他们说重话，
只要平时多看着点、多交流就行了。 ”李群说。

“晕车晕机晕船”的李群虽然决定到退休
再回国，但每每看到别人回国也难免想家，尤
其是在过节或生病的时候。

她得过疟疾，好在吃药后症状就缓解了。
出门在外的人总是报喜不报忧， 当时她也没
跟家里人说，是好了之后才说的。“疟疾没什么
可怕的，越担心越不容易好。 重要的是平时加
强锻炼，增强体质。 ”她乐呵呵地说。

每天傍晚， 李群会跟同事们一起在院子
里散步。 看着她神采奕奕的样子，以为她身体
很好。其实，她得过一场大病———36岁那年，患
了胃癌，切除五分之四的胃，做过多次化疗。

讲述这段过去时，李群依旧脸上带笑。 原
来， 那份风轻云淡的豁达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后沉淀下来的。

厨师的歌

36岁的薛志刚是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
司的厨师。 他来到赞比亚已经7年了，妻子和
儿子也在这里。6岁的儿子亚非在附近村庄的
小学上一年级。

刚开始，在学校，别的孩子会好奇地摸摸
亚非的头发。因为当地人的头发是卷卷的，贴
着头皮， 这个唯一的中国孩子的直发显得很
不一样。

赞比亚人以玉米面为主食， 将其煮成很
稠的玉米糊，称为“西玛”。 除此以外，当地人
吃菜的品种很少。

20年前， 中国有色集团的员工刚进入非
洲的时候，他们只能吃到黄瓜、卷心菜等极少
的几种菜，要想吃点肉更是困难。有人开玩笑
说，吃来吃去老是那几个菜：白萝卜，胡萝卜，
白萝卜炒胡萝卜。

现在， 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和刚果
（金）的各家企业都有了自己的食堂，主厨都
是中国人，还会聘用一些当地人帮厨。好几家
企业还自建了农场，不仅种菜，还养猪、养羊。
远在他乡的人们每天可以吃到地道的中国
菜，也可一解乡愁。

在薛志刚一家三口所住的宿舍墙上，贴
着汉语拼音和简单的汉字，都是薛志刚工工
整整抄下来的。 当地的学校采用英语教学，
为了避免儿子不会中文，薛志刚从国内带来
了语文书，每天晚上自己教他，已经快把一
年级的课程教完了。

去薛志刚家中拜访那天，亚非给客人们
背了首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的古诗 《池
上》，又背了一首《静夜思》。 记者问他：“你的
故乡在哪里？ ”亚非没有回答。 对于一个6岁
的孩子而言，或许还不太懂得“低头思故乡”
的含义。 爸爸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温暖的
家。

墙角立着一把吉他， 有个朋友在离开非
洲的时候把它留给了薛志刚。通过自学，他已
经能弹些简单的歌曲。歌谱也是他手抄的，跟
墙上的汉语拼音一样工工整整。下班以后，他
会弹唱一曲，妻儿在一边安静地听着，这是一
家人一天中的美好时光。

那天，他拨动琴弦，唱了一曲：“多想和从
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
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

歌者动情，听者动容。
这首歌名叫《父亲》。 “我们一家3口在非

洲挺好的，只要远方的父母能健健康康的，就
放心了。 ”薛志刚说。

很多时候，歌声是心声最贴切的表达。

爱在非洲

无论在赞比亚还是刚果（金），中方员工
都很少外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活动半径多
数是所在企业的院子，每天就是宿舍、食堂、
办公楼或者项目现场这三点一线。 走圈是大
家共同的消遣，也是最简单的健身方式。

而对有的人来说，走圈还是件浪漫的事。
在刚果（金）利卡希市的中色华鑫湿法冶

炼有限公司，每天晚饭后，总能看到两个年轻
人，手拉手在院子里走圈。他们是供应部的李
俊宇和肖昆绕。

李俊宇来刚果（金）5年了，前年回国时
认识了肖昆绕，经过了一年的“视频恋爱”，
去年结婚。 婚后，肖昆绕也来到刚果（金）工
作。 在这里，没有地方逛街，没有机会看电
影。 对他们来说，最浪漫的事就是手拉手在
院子里走圈，走了一圈又一圈，总也有说不
完的话。

与心爱的人一起在异国他乡奋斗， 虽然
生活艰苦，但也有一种别样的甜蜜。

在该公司，还有两对新婚的年轻人。
同是学法语的张稳和田玉晨先后来到

这家公司担任翻译。 因为傍晚经常一起在
厂区里遛狗 ，遛着遛着 ，两人走到了一起 。
那段遛狗的日子， 也成了张稳记忆中最浪
漫的事。

而田玉晨一直铭记的， 是一个 “子弹飞
来”的时刻。那时候，她刚来公司没多久，后山
有个军营经常会在附近进行射击训练。 有一
次她和张稳在食堂吃饭时， 两颗子弹分别穿
过玻璃和门直飞过来。张稳拉起她撒腿就跑，
瞬间有了“共患难”的感觉。

今年4月，他俩结婚。 共同的专业带来更
多共同语言，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一起休假，
否则公司就没翻译了。

另一对新婚夫妇是生产技术部的钟先林
和财务部的樊佳丽。 这对淳朴的年轻人想了
半天也想不到什么事可以称之为 “浪漫”，最
后各自说了件印象深刻的事。

女孩得了疟疾，持续发烧，每天挂水。 男
孩一直悉心照料， 在外也会打好几个电话回
来问候。这是女孩所能想到的在非洲“最感动
的事”。

男孩说，自从女孩来到这里，总是把家打
扫得干净整洁。“每天下班回来，有口热饭吃，
有口热汤喝”———男孩觉得这就是身在非洲
“最幸福的事”。

无论在哪里，美好的爱情都一样，简单，
温暖。

本报记者 刘 静

从修建坦赞铁路开始， 已经走进非洲50
余年的中国铁建不仅在非洲建起了一条条铁
路，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批工人和管理人员。
他们建起的不仅是连通当地的路， 也是沟通
中非的桥。在此过程中，无论中国工人还是当
地工人，都获得了加速成长。

去非洲闯一闯

过去14年里， 朱启辉待在安哥拉首都罗
安达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俨
然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罗安达市民。 有时回
到国内某个城市还会迷路， 而对于罗安达的
每一条街道，他都摸得门儿清。

2004年10月，22岁的朱启辉接到赴安哥
拉工作的通知。 当时他在中铁二十局的工班
里当工人,抬过钢筋，也扛过水泥。 他对于安
哥拉一无所知， 专门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一个
网吧查询安哥拉资料， 看到的第一条信息就
是“戴安娜王妃看望当地排雷组织人员”。 当
时安哥拉内战刚刚结束不久， 许多地方还残
留着地雷。但是，血气方刚的朱启辉还是决定

出去闯一闯。
来到安哥拉后，朱启辉被安排从事测量工

作。 但是他对葡萄牙语产生了浓厚兴趣，没事
就爱往当地工人住的帐篷里钻， 同他们聊天，
听他们手舞足蹈地讲述身边的各种故事。朱启
辉还随身带了笔记本和字典，听不懂的就写下
来，然后查字典。 他成为所有中方员工中葡语
进步最快的人。

后来， 中铁二十局组织一批有语言基础
的人回国培训。 朱启辉参加培训后回到安哥
拉，开始进行系统学习，同时工作角色也转为
专职葡语翻译。

掌握语言后，当地朋友就多了起来。因为
工作原因， 他常常要进出安哥拉总统府安全
办公室，时间一长，院子里很多人都能喊出他
的葡语名字。非洲“朋友圈”越来越大，上至政
府要员，下至普通工人，都成了他的好友。

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 朱启辉促成
了动用安哥拉空军军机， 为一名中国工人展
开千里大营救。

2016年， 朱启辉成为共青团中央授予的
100名“全国最美青工”之一。 2018年，他被任
命为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总经理。
“在非洲待了15年，自己真心把安哥拉当作了
第二故乡，已经离不开了。 ”朱启辉说。

在朱启辉和同事们的努力下 ， 2018年
初， 中铁二十局在安哥拉承建的本格拉铁路
全线交付运营， 帮助这个国家重启了因战乱
而停止30余年的国际铁路贸易。 内陆国家刚
果（金）的矿产资源通过1344公里的本格拉铁
路运输至洛比托港，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由于安哥拉铁路技术人才短缺， 中铁二
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又在铁路起点本格拉市
建了一所铁路技术学校，计划每年培养500名
专业技术人才。

Yes，yes，yes

2006年5月之前，哈克姆是一名专职出租
车司机， 日复一日奔波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
尔及尔的街道上，一家人过着拮据的日子。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等待打车的
乘客， 有两个亚洲面孔的男士拦下了他的车。
一路上，他们高兴地聊着天，他们说自己来自
中国，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营地和办理相关
手续。因为他们的公司承建了阿尔及利亚当时
最大的一个工程———东西高速公路项目。

缘分从此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 哈克姆就成了这两位中

国客人的专职司机和向导。再后来，越来越多

的中国人陆续来到这里， 哈克姆一个司机忙
不过来，就把朋友们都介绍过来。

突然有一天， 一位中国朋友问哈克姆愿
不愿意成为中国铁建的一员。 他几乎没有任
何犹豫就点头说：“Yes！ ”

那一年，哈克姆35岁。
入职前几个月， 哈克姆还是干着司机的

老本行， 后来中国同事问他愿不愿意去做车
辆管理和外联工作，他再次点头说“Yes”。

后来， 又有人问哈克姆愿不愿意尝试一
下人力资源管理？ 他的回答还是：“Yes！ ”

哈克姆发现， 这些中国同事非常善于发
现人的特长，然后充分发掘潜能。 现在，哈克
姆成了中国铁建阿尔及利亚公司总部的阿籍
人力资源主管。

随着工作难度的增加， 哈克姆开始愈发
感觉到自己的知识水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公司安排他去阿尔及尔的培训机构学习了人
力资源的专业知识。 2007年，被评为公司“优
秀外籍员工” 的哈克姆还去了一趟中国首都
北京，参加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学习。

就这样，12年匆匆而过。哈克姆的收入增
长了5倍，去年全家搬进了市区的新房里。

现在，哈克姆所在公司有76名阿籍员工，
占员工总数的45%。 而东西高速公路的修建，
为当地提供了2万多个工作岗位。

哈克姆的孩子们经常问他关于中国的各
种问题，看电视也会特别关注中国的新闻。一
个孩子对哈克姆说：“爸爸， 我希望有一天能
到中国留学。 ”

本报通讯员 郝景玲 董 涛 郭 剑
本报记者 孙喜保

位于非洲西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北部沿
海气候宜人，南部则属撒哈拉沙漠，条件恶
劣，人口稀少，但盛产石油。 中国石化华东石
油工程公司阿尔及利亚项目（以下简称阿尔
及利亚项目）自2006年10月起，在这里提供
钻井施工服务。 12年间，项目业务不断扩大，
人员也持续增加， 从当初的1支井队40人扩
展到如今的6支井队159人，还雇用当地员工
600多人。

身处“围城”

巡检技师谢本奎是2006年第一批到这里
的员工。乐观爽朗的他告诉记者，钻井行业一
般采取24小时不停休工作制，白班、夜班互相
倒班，每个班12个小时。 时间久了，非常考验
工人的精神和体力。

到了国外，工人的休假也与国内不同。国
内一般工作20天休假10天， 海外则需要连续
工作3个月，然后回国休假40天左右。3个月高
强度的连续工作对很多工人都是种煎熬，可
对海外工作经历丰富的 “老石油” 谢本奎来
说，“算不了什么。 ”

在非洲，还有着更为特殊的考验：常年40
到70摄氏度的高温， 工人们经常将鸡蛋埋在

沙子里，计算烫熟的时间；缺水严重，让洗澡
变得奢侈；尤为难以忍受的，是这里频繁出现
的沙尘暴。

撒哈拉沙漠的天气就像3岁孩子，说翻脸
就翻脸。晴空万里转眼间就风沙大作，铺天盖
地，打得人眼睛睁不开，皮肤生疼。“如果正是
吃饭的时候来一阵大风，那可就惨了：饭菜中
都是沙子，吃不成了。 ”8月24日，说起风沙带
来的影响，224队平台经理梁冬翔苦笑了两
声。他是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接受记
者采访时正在国内休假。

和梁冬翔一起回国休假的张晓波对当地
的沙尘暴也印象深刻： 沙尘暴以每秒10多米
的速度移动，30米以外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
有时一天能来五六次……

在阿尔及利亚， 钻井的井场一般都在沙
漠腹地，施工和住宿区分开，每个区域两个足
球场大小。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以铁丝防护网
围上， 辅以岗亭及带枪士兵的守卫———这就
是他们3个月工作和生活的场所。要离开这一
“围城”，必须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

上网成为大家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途
径。 但是早些年井场的网速不给力，100K的
速度20多人分， 邮件长时间显示 “发送失
败”，QQ能发出消息则要谢天谢地了。 偶尔
有人使用下载软件，其他人都会掉线。 手机
信号更是无从谈起。

跟记者聊起这些有趣又略显心酸的往
事， 谢本奎开玩笑说：“以前有过一口井4个

月没网没信号， 整整4个月和
家里断了联系，后来就不爱说
话了。 ”

红了眼圈

对于常年在外的石油人来说， 这些外在
的艰苦还可以忍受。最难扛的，是对家人的思
念。有人因此放弃海外工作回国，有人因为长
期两地分居而家庭破裂， 还有人错过了见亲
人的最后一面。

有一次，梁冬翔的儿子得了重感冒，六神
无主的妻子给他打电话，可是由于信号太弱，
连续打了11个电话都无法接通。 好不容易接
通了，电话里又传来轰隆隆的钻机声，没说两
句又挂断了。

妻子硬撑着把孩子送到医院， 医生给孩
子挂上点滴。看到孩子病情好转，妻子瘫在地
上，大哭一场。“我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老人
年龄大了，两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带。 ”她的
话中有无奈、有抱怨，但更多的是包容。

一次吃年夜饭时， 同事间说起没能赶回
国见到自己亲人走前最后一面，一桌至少4个
人同时红了眼圈……

赢得尊重

来到非洲，要赢得当地人的尊重，需要付
出更多的努力。

在阿尔及利亚项目， 中方和当地员工的
比例约为1:4，其中工头这个衔接中阿双方的
重要管理岗位都由当地人担任。

瓦利德就是235队的一名工头。 据了解，
当地员工对中国企业一般有两种态度： 一种
是此前未接触过石油行业， 通过项目培训逐
渐了解这个行业和中国企业， 他们普遍对中
国企业比较有好感； 另一种在欧美石油公司
工作过，普遍带着优越感，认为中国的石油公
司还不如他们当地的石油公司， 更远远比不
上欧美企业。

瓦利德原来就属于后者 。 想让像他这
样的员工努力工作，一要有实力，二要有激
励。

235队初来乍到时表现并不太理想 ，但
全队在短时间内迅速磨合，逐渐显露出中国
工人吃苦耐劳、技术过硬的素质，连续创造
多项纪录。 这一切都被瓦利德看在眼里。

2017年华东工程公司争取到一个优秀外
籍员工来中国参观学习的名额， 瓦利德得到
了这个机会。 短短两周的中国之旅让他很震

撼。 再回到阿尔及利亚，他逢人便讲：中国石
化是世界第三大公司， 中国很多地方都很先
进……

“中国人来这里帮助我们国家发展，为当
地人提供就业机会。我们在中国石化工作，收
入在整个国家属于中上等了， 我们没理由不
好好工作。”2016年被评为华东工程公司最优
外籍员工的侯赛因说。

真正赢得当地员工的尊重， 还要尊重当
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阿尔及利亚每年都有1个月的斋月 ，斋
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不可以喝水进食 ，当
地人这段时间白天只上半天班。 起初，有些
中国工人不理解， 但梁冬翔认为应当尊重
他们。 他自己也尝试着过了两天不进食的
日子， 亲身体会到当地人在斋月期间的艰
苦。

“在非洲，尝到苦辣酸的同时，我们也品
到了甜。 ”梁冬翔介绍，阿尔及利亚项目2017
年营业额超过4亿元，是12年前的10多倍，创造
利润5000多万元。

他们在这里经受常年的高温、严重的缺水、频繁出现的沙尘暴，也在这里创造更多利润，收获更多尊重

品·甘苦

她说，疟疾没什么可怕的；他说，希望远方的父母健康；他们说，在非洲最浪漫的就是彼此相伴

听·心声

非洲有多远？ 每一个初去非
洲工作的中国人都会有或多或少
的忐忑。 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
充满挑战，也蕴藏机会。中国职工
在这里有付出也有成长， 中国企
业在这里寻求发展并赢得尊重。

非洲有多近？ 一个个非洲人
走进中国企业，从中英文、当地土
语以及手势的配合中学会交流，
从操作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培养中
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非洲和中国的距离，因为这些
到当地建设和投资的中国企业而
进一步拉近。正如在赞比亚中资企
业担任班长的当地人奥斯卡所说：
“我们公司是中国的， 也是赞比亚
的，与赞比亚是融为一体的。 ”

———编者

本报记者 赵剑影

“从陌生到熟悉、从不适应到不舍，
赞比亚和故乡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
去，那是我远在非洲的家。 ”8月28日，回
国探亲的魏俊华回忆起在非洲的经历时
说，每当夜幕降临，他就会抬头仰望着熟
悉的南半球星空，“记忆中北半球夏秋之
交的夜空的样子越来越模糊了。 ”

魏俊华一毕业就入职中建二局，随
后辗转各地搞建设。 2014年3月，他接到
公司派他前往赞比亚的通知。 这是他初
次走出国门搞建设，出发前激动又忐忑。

该项目是中建股份公司承接的赞比
亚东部省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约150公里。

初到非洲， 同当地工人一起工作和
生活，文化不同、交流不畅令魏俊华很不
适应。 “开工之初项目上仅有10人左右，
那时驻地尚未建成，租住当地人家里。两
三间砖和铁皮瓦搭成的房屋， 既是宿舍
又是办公室。”中建二局投资公司董事长
熊兵介绍说。

前前后后经过5个月，项目上终于建
成了一个简单的驻地， 中国工人在赞比
亚有了自己的“家”。

魏俊华说，项目开工之初，最挠头的
不是漫天灰尘和烈日炙烤， 而是与当地
工人的交流。 “到工地上走一圈，你会发
现： 工长为了给工人做好技术交底绞尽
脑汁，结果工人仍然似懂非懂。 ”

于是， 项目上掀起了学习语言的热
潮。 渐渐地，通过动口加动手（做手势），
中国工人能跟当地工人进行简单的交流
了， 有的青工甚至学会了一些当地的土
语。非洲工人也学了点简单的中文，工作
配合度越来越高。

一名叫Anton的非洲工人特别爱提
问，不仅现场问、办公室问、连食堂饭桌
和宿舍床上都在问， 而且问题越问越专
业。在他的带动下，中方施工人员也经常
和他一起研究资料、翻阅字典。在此过程
中，Anton逐步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班
长、工长助理。今年2月，他还被评为公司
首个优秀外籍班组长。

克服了语言关， 施工之路仍是一路
崎岖。“中国工人需要克服的还有中外施
工工艺与技术的差别，蚂蚁包、路基翻拌
等都是国内从未遇到过的， 每个人都要
从零开始学。”中建二局投资公司总经理
姜会浩说。

“由于项目采用中非双方合作管理
的模式，我们将‘导师带徒’制度升级，为
中非双方青年员工配置业务和生活导
师。 ”中建二局海外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
陈志说，中国工人和非洲工人由此交了朋
友， 很多人在离开赞比亚时依依不舍。

“那是我远在
非洲的家”

从陌生到熟悉、从不适应到不舍

物资管理班班组长
李群（左）带着4个当地
工人一起管理仓库。

本报记者蒋菡 摄

撒哈拉沙漠的天气就像
3岁孩子， 说翻脸就翻脸，晴
空万里转眼间就风沙大作。
图为钻井队搬迁遭遇沙 尘
暴，施工场地一片凌乱。 董

涛 摄

近日，在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协助下，尼日利亚交通部首批60名公派留
学生进入长安大学和中南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交通运输专业知识。 图
为8月29日，留学生们在参观亚洲最大高铁站西安北站。 闫浩 摄


